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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离去，不是带走了一个时代，而是为我们诠释了在一个时代

中，个人应该有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 郭静原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愿

君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历经两

年多的艰苦筹备，国内首创的集游园体验与

沉浸交互表演相结合的大型实景文化演出

《寻梦牡丹亭》，前不久在江西抚州文昌里隆

重公演并大获成功。

抚州是世界级戏曲大师汤显祖的故乡，

其笔下“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则是世界

戏剧长廊中的瑰宝。提起《牡丹亭》，很多读

者并不陌生，它讲述的是汤显祖笔下的杜丽

娘和柳梦梅跨越生死、勇于追求真挚爱情的

传奇故事。因其“梦中有梦”、以梦写现实的

超现实主义手法以及原著中大量精美文辞而

流传于世。作为一部经典之作，《牡丹亭》备

受推崇，近年来更是被各类地方曲目改编上

演，其中尤以昆曲最为经典。

不过，让人略感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享誉

世界的名作，在普通大众特别是年轻群体中并

没有引起预期的反响。个中原因，一是诸如京

剧、昆曲等传统戏曲近年来逐渐从“下里巴人”

演化为“阳春白雪”，成为精英们才有资本或

“权利”追求的一种高雅艺术；二是随着时代变

迁，由于审美文化和群众基础的消逝，这些古

老的剧种渐趋小众化，慢慢失去生命力。

当高雅艺术遭遇冰冷现实，该何去何

从？在保留精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应是古

老艺术重新焕发生命力的一条捷径。在这方

面，此次的大型实景文化演出——《寻梦牡丹

亭》，或许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80 分钟

的演出以不同的“亭”串起了《游园惊梦》《魂

游寻梦》和《三生圆梦》的整体篇章，观众随着

三幕演出的更迭，沉浸在“行进式”表演中，游

园与观演有机融合。更令人惊喜的是，演出

使用高科技舞台技术还原了原著中的亭台楼

阁，且 80%以上的表演在水面舞台进行。当

20 米高的 360 度环绕水幕自水中缓缓升起，

人鬼神齐向柳梦梅和杜丽娘送上三界众生的

美好祝愿时，全场响起了阵阵惊叹与掌声。

这是赞许主创团队的精湛舞美灯光创意，更

是为人间至美真情送上的祝福。

当然，传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适时

的、合理的创新很重要，但不能舍本逐末，为

了创新而创新，以致变得不伦不类。对京剧、

昆曲来说亦是如此，如何在保留古老剧种精

华的基础上“灵活变通”而又不失本色，这是

一项挑战。

《寻梦牡丹亭》总导演刘洲铭坦言，《牡丹

亭》剧情在 400 年前就有了定稿，《寻梦牡丹

亭》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上取

得平衡，而不能因一味追求艺术创新而破坏

了这部伟大作品。这次《寻梦牡丹亭》在剧本

上并没有对原著做太大改动，仍保留了经典

内容，只在音乐、台词等细节上做了创新，使

原剧本精彩的故事情节在高科技舞台技术的

助力下大放异彩。唱段中一些晦涩难懂的唱

词则被改编成了通俗易懂的戏曲韵白。

经过大量头脑风暴与深入的探讨研究，

主创团队还为《寻梦牡丹亭》构架了前所未有

的艺术表现方式：既有电影思维，又有中国传

统的戏曲思维，将这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同时集合了世界顶尖的高科技舞台技术，以

声、光、电及大型机械设备为辅助，重构了《牡

丹亭》的表现形式。

如梦似幻的江南园林、完美纯真的爱情

故事、荡气回肠的音乐旋律，《寻梦牡丹亭》的

成功，为戏曲传播带来了新的思路：原来，传

统戏曲可以不局限在小小戏台，在大场面的

实景演出中也可以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昆曲之

美，戏曲的魅力可以这样美好地在新时代里

蔓延。多尝试些不一样的创新方式，戏曲同

样会有蓬勃生命力。

重游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主楼东侧的草
坪中，伫立着郭永怀先生的半身塑像，他与
妻子李佩二人的骨灰就合葬于这里。墓碑
上镌刻的铭文清晰可见：“一对伉俪，两种传
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在层叠着的苍松翠柏掩映下，仍有一
束饱满的阳光洒向雕塑的面庞。这一刻，
他们的功勋传奇悄然涌上我的心头。有些
人，虽然已经远去，却不曾被忘记，他们生
如夏花之绚烂，死如山河之壮美。

心怀祖国——
他义无反顾建设美好山河

1999 年 9 月 18 日，人民大会堂内灯火
辉煌，23 位为我国“两弹一星”国防事业作
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
勋奖章”。这当中，有一位横跨核弹、导弹、
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
身份被追授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他就是我
国著名力学家——郭永怀。

时间拨转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
我们亟待发展属于自己的战略力量。此时身
在异国他乡的大批科研工作者，怀着对这片
故土的热爱，纷纷响应号召回国参与建设。

郭永怀决心回国的消息，如划破夜空
的彗星一般耀眼。

1956年 11月，已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终
身教授的郭永怀，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物
质条件，回到了阔别 16 年的祖国。为了减
少回国障碍，他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
没有公开发表的全部书稿付之一炬。他
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
祖国，建设美好山河。”

郭永怀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在与周恩来
总理会面时，总理对他说：“有什么要求和想法
尽管提。”郭永怀却回答：“我和钱学森同志相
比，已经回来晚了。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步入新中国建设
的“黄金时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科院力
学研究所所长，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
副所长，我国力学研究事业得以迅速成长。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家突
然“神秘消失”。时隔多年，人们才知道他
们是隐姓埋名投身于我国核武器研制。郭
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1960 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
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研
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
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
其恶劣。50多岁的郭永怀经常和其他科研
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

在此期间，郭永怀同时参与领导了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
制。由于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
离多，郭永怀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
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
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
你的礼物。

1968 年 12 月 5 日 6 点左右，北京城曙
色未白，寒气逼人。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
听到一声刺耳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
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得
血红。后来人们才隐约知道，一架小型飞
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进了机
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现场惨不忍睹，飞机残骸散落得到处
都是，却有两具烧焦的尸体保持着紧紧拥
抱在一起的姿势。人们费了很大力气将他
们分开后才发现，是郭永怀与警卫员小牟
用身体牢牢夹住了一个皮质公文包。打开
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竟完好无
损地保存下来。

正是依据这份付诸生命保护的重要资
料，在郭永怀牺牲 22 天后，我国第一颗热
核导弹试爆成功，氢弹武器化得以实现。
1970 年 4 月，由他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
号”人造卫星也顺利发射升空。

坚韧执着——
她是照亮莘莘学子的明灯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就传到李佩
的耳朵里，可她却没掉一滴眼泪。那时，李

佩的外甥女陪在她身边。她向记者回忆
道：“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
远方……”

60 载岁月，郭老的人生好似传奇。而
与他阴阳相隔的 49 年里，李佩的人生则如
同一汪宁静而深邃的湖水。

她跟着郭永怀一同回到祖国，先是在
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
即使干的都是些零碎的后勤建设工作，她
也甘之如饴。改革开放初期，中科院对英
语教学有特殊需要，李佩便担起了出国留
学生和进修人员的英语教学任务。她在
1961 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
同时开创了“应用语言学”。

她被学生公认为博学、爱心、美丽与优
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尊重。研究生
院 1978 级学生朱学渊曾在文章中描述：

“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
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
村和林学院（当时研究生上课地点）之间。
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
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
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
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1987 年，李佩退休了。她抱着“让老
年人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
宗旨，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
心”，为社区老人提供义诊、上门配镜等服
务。后来，李佩被 90 多岁的数学家孙克定
自学电脑的学习热情所感动，决定把专家
请到社区来，办一个社区版“百家讲坛”。
要让中关村地区的离退休老人也跟上现代
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变化。

81 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亲
自出面邀请专家学者来演讲。从文学到科
学，唐诗赏析、地震减灾、宇宙探索、地理气
候、中美关系等话题无所不包。1998 年至
2011 年，每周一次，共办了 600 多场，每场
200多人的大会厅都会坐得满满当当。

等到 94 岁那年，李佩实在“忙不动”
了，才关闭大型论坛，转战力学所一间办公
室，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80 岁的“老学
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

记得有一次，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

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并排
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出

“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哲敏先生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
生不紧不慢地说道，“要能争论”。周三例会
的精彩之处，可见一斑。

得到一本好书、一盘录像带，李佩总是
送给她认为更需要的人先睹为快。“看看对
教学是否有用”，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接
连遭遇丈夫和女儿英年早逝的打击后，她
极坚强，从不在外人面前表露痛苦与悲
伤。2003 年，中国科技大学 45 周年校庆
时，李佩将追授给郭永怀先生的纯金质“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校史馆永久珍藏。
2007 年，一贯生活俭朴的她又将个人全部
积蓄分别赠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科
大郭永怀奖学金，好似抛下一切世俗的负
累，她便能无忧地笑看人生……

她有着恬淡的笑容，羸弱的身体里满
是坚定而温暖的能量。她是中科院最美的
玫瑰。

一对伉俪——
他们甘为青年人铺路搭桥

都说人生百年，视为一页新篇章，只
可惜，李佩先生的风骨永远定格在她 99
岁的年华。时光匆匆，白驹过隙，2017
年的日历才刚刚翻过 12 页，等来的却是
李佩逝世的消息。

“最后一个大家走了”……几乎每一位
受到肯定的大家离开，都能听到类似的感
慨。

郭永怀及李佩生前居住的中关村科源
社区 13 号楼，还有相邻的 14 号楼、15 号
楼，过去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
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
1948 年中央研究院的 9 名院士、第一批
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 8 位。钱学森、
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顾准、王淦
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落
脚。可如今，一片坡顶三层小楼渐渐和普
通住宅区别无二致，甚至前来看房的年轻
人都抱怨房子太老旧了。

那么，郭永怀与李佩先生的逝去，真
的带走了一个时代吗？

不，他们从未带走时代。郭永怀曾在
《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
的同学和朋友们》 一文中忆起自己当年回
到北京时的景象：“城内每一角落都在变
化，一个突出的改变则是横贯天安门的东
西长安街。在过去，天安门也是北京最宽
旷的地方，但是绝不能和扩建后的新天安
门广场相比。御河前边狭小街道展宽了，
旧日的一垣短墙拆除了，从天安门南望是
一片空旷，耸立在眼前的有英雄纪念碑和
前门，真有雄伟壮丽之感。”

离开祖国，外出求学的 16 年，北京
城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焕然一新；回到祖
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数十年，家国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时代的齿轮也只才
悄悄转动……

中国科学院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
长董军社这样回答，郭永怀先生和李佩
先生的离去，不是带走了一个时代，而
是为我们诠释了在一个时代中，个人应
该有怎样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在时代大
潮 面 前 ， 作 出 了 自 己 的 价 值 选 择 ——

“从条件优越的美国回到当时贫穷积弱的
新中国，牺牲小我，推动一个国家的发
展与壮大”。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盛夏严冬，
不论刮风下雨，一位身材瘦长、头戴鸭舌
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往来于力学所大
楼和中关村特楼之间的学者。

人们也不会忘了，那位满头飞银，仍
神采奕奕、步履轻捷地往返于课堂和寓
所，不遗余力提携后生，亲力亲为投入工
作的优雅老人。

在他们的学生、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李家春的记忆里，郭永怀经常将自己
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成长铺路搭
桥。记得 1962 年，李家春去力学所报到
第一次见到郭永怀时，郭永怀对他寄予厚
望，“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
代 ， 都 要 成 为 祖 国 力 学 事 业 的 铺 路 石
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为我们铺路，
送我们启程。

上图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主楼。郭静原摄

右图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内，郭永怀与李

佩先生合葬的墓碑。 郭静原摄


